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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淫羊藿是我国特有且传统的重要药用植物ꎬ逐渐步入大宗品种行列ꎮ 物种的准确鉴定是药效保障

和用药安全的前提ꎬ为促进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ꎬ该文对淫羊藿属分类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ꎬ并对其中

存在的问题及存疑类群进行阐述ꎮ 淫羊藿属共发表 ６８ 种ꎬ中国 ５８ 种(８５.３％)ꎬ其中 ５７ 种为特有分布ꎬ具有

显著的资源优势ꎮ 淫羊藿属中国类群的分类学研究较为特殊ꎬ共 ２６ 种集中发表于 １９９０ｓꎬ共 ３１ 种(５３.４％)
为国外研究者命名ꎬ且绝大多数依据少量栽培个体命名ꎮ 由于缺乏广泛的形态调查和性状变异分析ꎬ导致

大量类群的形态描述不准确或不全面ꎬ后续 ２０ 个类群被归并或降级ꎮ 依据栽培个体命名的类群是补充描

述和分类修订的重点ꎮ 花色、根茎类型、花茎叶的数量及着生方式等性状在中国类群中存在广泛变异ꎮ 经

分类修订后ꎬ该属目前包括 ４６ 种、１ 亚种和 ２ 变种ꎮ 淫羊藿属中国组类群仍处于活跃进化中ꎬ其形态变异复

杂ꎬ种间关系无法得到解决ꎬ为该属分类的最大挑战ꎮ 但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利用需要建立在清晰的分类学

基础上ꎮ 未来研究应基于居群调查ꎬ完善各物种的形态描述ꎻ在此基础上ꎬ整合形态变异特征、地理分布格

局和基因序列特征ꎬ检测自然种间杂交事件ꎬ从而揭示物种的分化和进化历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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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ｆｉｃ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Ｌ.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ꎬ ｔａｘ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ꎬ ｈｙｂｒｉｄ

　 　 淫羊藿属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Ｌ.) 为小檗科 ( Ｂｅｒｂｅｒｉ￣
ｄａｃｅａｅ)最大的草本属ꎬ全世界约 ６８ 种(表 １)ꎮ 分

布于亚洲东部至非洲西北部的温带山区ꎬ其在欧亚

大陆的分布极不均匀ꎬ各地区的物种数量存在巨大

差异(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应俊生ꎬ２００２)ꎮ 地中海和西亚

地区分布 ４ 种(Ｅ. ａｌｐｉｎｕｍꎬ Ｅ. ｐｕｂｉｇｅｒｕｍꎬ Ｅ. ｐｉｎ￣
ｎａｔｕｍꎬ Ｅ. ｐｅｒｒａｌｄｅｒｉａｎｕｍ)ꎮ 日本分布 ５ 种ꎬ其中朝

鲜淫羊藿(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为中国、朝鲜和日本共同分

布ꎮ 前苏联远东地区和克什米尔地区分别特有分

布 Ｅ. ｍａｃｒｏｓｅｐａｌｕｍ 和 Ｅ. ｅｌａｔｕｍ(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应俊

生ꎬ２００２ꎻ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其余约 ８５％的特有类

群分布于中国ꎮ 中国是淫羊藿属的现代分布中心

和多样性中心ꎬ也可能是该属的起源和分化中心ꎬ
包括了从原始到进化的连续演化过程ꎬ且仍处于剧

烈分化中(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无论是在植物学还是中药学领域ꎬ淫羊藿属都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属 (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徐艳琴等ꎬ２００８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淫羊藿

(Ｈｅｒｂａ Ｅｐｉｍｅｄｉｉ)是我国传统中药(国家药典委员

会ꎬ２０１５)ꎮ 淫羊藿始载于«神农本草经»ꎬ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ꎬ为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品

种ꎮ 其主要用于治疗肾阳虚衰、风湿痹痛和麻木拘

挛等症(国家药典委员会ꎬ２０１５)ꎬ且在助孕、抗骨质

疏松、控制糖尿病、提高免疫力和抑制肿瘤等方面

功效明显(Ｋｉ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我

国是淫羊藿药材与提取物的主要供应国(于东悦

等ꎬ２０１８)ꎮ 此外ꎬ淫羊藿作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

药材常用品种ꎬ在提倡大健康和中医药大发展的背

景下ꎬ具有广阔市场和开发前景(张华峰等ꎬ２０１０)ꎮ
淫羊藿为最具开发潜力和重点研究中药之一(徐艳

琴等ꎬ２００８)ꎬ年需求量５ ０００ ｔ 以上ꎬ逐渐步入大宗

品种行列ꎬ在中医药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但淫羊

藿主要来源的野生资源已出现较明显市场短缺问

题(肖培根等ꎬ２００９)ꎬ带来的后果是淫羊藿属其他

物种出现在市场ꎬ从而导致混乱ꎮ 调查显示ꎬ药材

市场来源和饮片厂来源样品正确率分别为 ６４％和

８４％(郭宝林等ꎬ２０１０)ꎬ无法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

有效和稳定可控ꎮ
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ꎬ

与中医药产业、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密切相

关ꎬ关系国家战略决策ꎮ 任何植物相关研究开始

时ꎬ都必须首先对研究植物的学名(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ｎａｍｅ)
进行准确鉴定 (王文采ꎬ ２００８ꎻ Ｖｉｓｃｏｓｉ ＆ Ｃａｒｄｉｎｉꎬ
２０１１)ꎮ 但淫羊藿属植物形态特征变异极为复杂ꎬ
种间界限模糊不清ꎬ种内 /种间形态变异幅度很难

把握ꎬ属下分类和种的界定十分困难(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ꎬｂꎻ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自 １９７５ 年以来ꎬ有较多分类相关研究关注

本属ꎮ 从经典形态分类(Ｓｔｅａｒｎꎬ１９９３ａꎬｂꎬ ２００２ꎻ应
俊生ꎬ １９７５ꎬ ２００２) 或辅以化学分类 (郭宝林等ꎬ

２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２００８ꎻＸ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到分子系统学分析(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ｄｅ Ｓｍｅ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ａꎻ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再回到形态分类(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ｂꎻ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有大量研究报道ꎮ 该

属的分类研究可谓“跌宕起伏”ꎬ先是类群数量(全
部为中国类群)迅速增加ꎬ但随后大量类群被归并

或降 级 处 理 (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５ａꎻ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ꎻ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ꎮ

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利用ꎬ需要建立在清晰的分

类学基础上ꎮ 淫羊藿属ꎬ尤其是中国类群的分类ꎬ
经历了众多研究、修订或完善ꎬ迫切需要对其研究

结果进行整理和总结ꎮ 本文通过文献整理ꎬ并结合

本研究团队十余年的研究工作ꎬ围绕淫羊藿属分类

学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ꎬ重点对科学研究和资

源利用密切相关的物种概况、分类系统、分类修订

和存疑类群等方面展开整理分析ꎬ在此基础上进行

小结与展望ꎬ以期为淫羊藿属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提

供参考ꎮ

１　 物种概况

１.１ 国外物种

１７５３ 年ꎬＬｉｎｎａａｅｕｓ 命名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ａｌｐｉｎｕｍꎬ并
以此为模式建立淫羊藿属(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ａａｅｕｓꎬ
１７５３)ꎮ 此后近七十年ꎬ该属一直被认为是单种属ꎮ

１８２１ 年ꎬ分布于伊朗北部的 Ｅ.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 发表ꎮ
１９２３ 年ꎬ德国医生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Ｆｒａｎｚ ｖｏｎ Ｓｉｅｂｏｌｄ 在日本

发现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和 Ｅ.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ꎮ １８２９ 年ꎬ这两

种淫羊藿被送到荷兰ꎬ１９３０ 年种植于比利时 Ｇｈｅｎｔ
植物园ꎮ １８３４ 年ꎬＭｏｒｒｅｎ 根据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的植

物材料ꎬ发表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白花)和 Ｅ.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ｍ
(紫罗兰色花)２ 个种ꎮ Ｅ.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则于 １８３５ 年正

式发表ꎮ Ｍｏｒｒｅｎ 和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 １８３４ 年基于日本和法

国的标本ꎬ首次整理淫羊藿属ꎬ收录 ６ 种ꎬ即 Ｅ. ａｌｐｉ￣
ｎｕｍ、 Ｅ.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ｕｍ(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的晚出异名)、
Ｅ.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ｍ、Ｅ. ｐｕｂｉｇｅｒｕｍ、Ｅ. ｅｌａｔｕｍ 和 Ｅ. ｍｕｓｓｃｈｉａ￣
ｎｕｍꎮ 其中ꎬＥ. ｐｕｂｉｇｅｒｕｍ 和 Ｅ. ｅｌａｔｕｍ 为新种ꎬ未包

含 Ｅ.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 (Ｍｏｒｒｅｎ ＆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ꎬ １８３４)ꎮ
此后近一百年ꎬ淫羊藿属国外类群无新成员增

加ꎮ 直到 １９３１ 年发表 Ｅ. ｐｅｒｒａｌｄｅｒｉａｎｕｍꎬ１９３２ 年发

表 Ｅ.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 和 Ｅ. ｍａｃｒｏｓｅｐａｌｕｍꎬ１９３６ 年发表朝

鲜淫羊藿 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ꎮ １９３８ 年ꎬ英国植物学家

Ｓｔｅａｒｎ 出版淫羊藿属和温哥华属 (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ａ) 专

著ꎬ收录 ２１ 种淫羊藿ꎬ其中包括 ９ 个国外物种ꎮ 因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白花)和 Ｅ.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ｍ(紫罗兰色花)
仅花色不同ꎬ Ｓｔｅａｒｎ 将其归并为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８)ꎮ 未认可 Ｅ. ｍｕｓｓｃｈｉａｎｕｍꎬ也未收录

朝鲜淫羊藿 (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 (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８)ꎮ １９３９
年ꎬ日本种 Ｅ.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ｏｂｉｎａｔｕｍ 发表ꎮ 至此ꎬ国外物

种共 １１ 种ꎬ其中朝鲜淫羊藿(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为中国、
朝鲜和日本共有分布ꎬ以后再无新种增加(表 １)ꎮ
１.２ 中国物种

中国淫羊藿最早被描述的是箭叶淫羊藿ꎬ１８４５
年由德国植物学家 Ｓｉｅｂｏｌｄ 和 Ｚｕｃｃａｒｉｎｉ 根据原产于

中国、 栽 培 于 日 本 的 植 株 命 名 为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８ꎻ应俊生ꎬ２００１)ꎮ １８７７ 年ꎬ
德国学者 Ｃａｒｌ Ｊｏｈａｎｎ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ｚ 将其处理为淫羊藿

属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ꎬ并新增柔毛淫羊藿(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ꎮ
１８９０ 年ꎬ又发表淫羊藿(Ｅ.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ꎮ 同期ꎬ法国

植物分类学家 Ｒｅｎ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发表宝兴羊藿(Ｅ. ｄａ￣
ｖｉｄｉｉꎬ１８８５ 年)、粗毛淫羊藿 (Ｅ.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ꎬ１８８６
年)、四川淫羊藿(Ｅ.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ｓｅꎬ１８９４ 年)和川鄂淫

羊藿(Ｅ.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ꎬ１８９４ 年) (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８ꎻ 应俊生ꎬ
２００１)ꎮ １９０８ 年ꎬ 俄 罗 斯 植 物 学 家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Ｌ.
Ｋｏｍａｒｏｖ 发表川西淫羊藿 (Ｅ. 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 (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８ꎻ 应俊生ꎬ２００１)ꎮ １９２２ 年ꎬＫｕｒｔ Ｉ. Ｍｅｙｅｒ 发表

茂汶淫羊藿(Ｅ. ｐｌａｔｙｐｅｔａｌｕｍ)和膜叶淫羊藿(Ｅ. ｍｅｍ￣
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１９３１ 年ꎬ奥地利植物学

家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Ｈａｎｄｅｌ￣Ｍａｚｚｅｔｔｉ 根据淫 １９１９ 年采集

的标本命名湖南淫羊藿(Ｅ.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ｅ)(Ｈａｎｄｅｌ￣Ｍａｚ￣
ｚｅｔｔｉꎬ １９３１)ꎮ １９３８ 年ꎬＳｔｅａｒｎ 在其专论中收录中国种

１２ 种ꎬ包括 １ 个新种ꎬ即黔岭淫羊藿(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８)ꎮ 加上 １９３６ 年发表的朝鲜淫羊藿

(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ꎬ中国类群此时共 １３ 种ꎮ
国内学者对淫羊藿属的分类研究始见于 １９７５

年ꎬ应俊生整理中国类群 １３ 种ꎬ其中包括作者新命

名的巫山淫羊藿 ( Ｅ. 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和单叶淫羊藿

(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应俊生ꎬ１９７５)ꎮ 该文献未收录

膜叶淫羊藿(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ꎬ并将川鄂淫羊藿

(Ｅ.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作为存疑种ꎬ因此实际共包含 １５ 种ꎮ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７ 年间ꎬ国内学者发表 ３ 种ꎬ即保靖淫

羊藿(Ｅ. ｂａｏｊｉｎｇｅｎｓｅꎬ１９８２)、竹山淫羊藿(Ｅ. ｚｈｕｓｈ￣
ａｎｅｎｓｅꎬ１９８５)和革叶淫羊藿(Ｅ.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ꎬ１９８７)ꎮ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９ 年间ꎬ新种数量迅速增加且全部来

自中国ꎬ 发表 ２６ 种ꎬ 使得物种数量迅速增至 ４４ 种

３０６５ 期 徐艳琴等: 淫羊藿属分类学研究:进展、问题与展望



表 １　 淫羊藿属物种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ａｘ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ｉｍ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Ⅰ. 强茎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ｉｓｃｈ. ＆ Ｃ.
Ａ. Ｍｅｙ) Ｓｔｅａｒｎ

北非、高加索地区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ｐｅｒｒａｌｄｅｒｉａｎｕｍ Ｃｏｓｓ 阿尔及利亚
Ａｌｇｅｒｉａ

１９３１ １ ２００~
１ ５００

Ｅ.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ＤＣ. 伊朗北部
Ｎｏｒｔｈ Ｉｒａｎ

１８２１

Ⅱ. 淫羊藿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地中海、克什米尔、东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ⅰ. 淫羊藿属组
Ｓｅｃｔ.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欧洲、高加索地区、土耳其北部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Ｅ. ａｌｐｉｎｕｍ Ｌ. 南欧
Ｓｏｕ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７５３ １００~
１ ５００

Ｅ. ｐｕｂｉｇｅｒｕｍ (ＤＣ.) Ｍｏｒｒｒｅｎ ＆ Ｄｅｃｎｅ 保加利亚东南部、土耳其北部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

１８３４

ⅱ. 多叶组
Ｓｅｃｔ.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ｏｎ (Ｋｏｍ.) Ｓｔｅａｒｎ

喜马拉雅西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Ｅ. ｅｌａｔｕｍ Ｃ. Ｍｏｒｒｒｅｎ ＆ Ｄｅｃｎｅ 喜马拉雅西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１８３４ １ ３７０~
２ ７５０

ⅲ. 大花组
Ｓｅｃｔ.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Ｃ. Ｍｏｒｒｒｅｎ ＆ Ｄｅｃｎｅ

日本、朝鲜、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
Ｊａｐａｎꎬ Ｋｏｒｅａ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ｕｓｓｉａ

１. 朝鲜淫羊藿Ｆ

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 Ｎａｋａｉ
日本、北朝鲜、中国东北
Ｊａｐａｎꎬ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３６ ２９０~
１ １２０

Ｅ. ｍａｃｒｏｓｅｐａｌ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俄罗斯远东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ｕｓｓｉａ

１９３８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Ｃ. Ｍｏｒｒｅｎ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８３４

Ｅ.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 Ｎａｋａｉ ｅｘ Ｆ. Ｍａｅｋ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９３２

Ｅ.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ｏｂｉｎａｔｕｍ Ｋｏｉｄｚ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９３９

Ｅ.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ｏｄｄ.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８３５

ⅳ. 中国组
Ｓｅｃｔ.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 (Ｋｏ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Ａ. 钟花系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ｅ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２. 钟花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ｕｍ Ｍ. Ｏｇｉｓｕ
中国: 四川 (都江堰)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

１９９６ ７５０~
９００

３. 茂汶淫羊藿Ｆ

Ｅ. ｐｌａｔｙｐｅｔａｌｕｍ Ｋ. Ｍｅｙｅｒ
中国: 四川 (泸定)ꎻ 陕西 (南郑)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Ｌｕｄｉｎｇ)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Ｎａｎｚｈｅｎｇ)

１９２２ １ ６００~
２ ８００

４. 无距淫羊藿
Ｅ. ｅ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ｕｍ Ｇ. Ｙ. Ｚｈｏｎｇ

中国: 四川 (宝兴、泸定、石棉)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ｏｘｉｎｇꎬ Ｌｕｄｉｎｇꎬ Ｓｈｉｍｉａｎ)

１９９１ １ １００~
２ １００

５. 革叶淫羊藿
Ｅ.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Ｓ. Ｙ. Ｂａｏ

中国: 四川 (金阳)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Ｊｉｎｙａｎｇ)

１９８７ １ １００

Ｂ. 宝兴系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ｅ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西南和华中地区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６. 宝兴淫羊藿Ｆ

Ｅ.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中国: 四川 (宝兴、天全、会东、雷波、阿坝、北川)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ｏｘｉｎｇꎬ Ｔｉａｎｑｕａｎꎬ Ｈｕｉｄｏｎｇꎬ Ｌｅｉｂｏꎬ Ａｂａꎬ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

１８８５ １ ４００~
３ ０００

７. 方氏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ｆａｎｇ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四川 (峨眉)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Ｅｍｅｉ)

１９９５ １ ８５０~
１ ９００

８. 湖南淫羊藿Ｆ

Ｅ.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ｅ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中国: 湖南 (宜章)ꎻ 湖北 (鹤峰)ꎻ 广西 (全州、资源、灌阳、桂林)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 (Ｙｉｚｈａｎｇ)ꎻ Ｈｕｂｅｉ (Ｈｅｆｅｎｇ)ꎻ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ꎬ Ｚｉｙｕａｎꎬ
Ｇｕａｎｙａｎｇꎬ Ｇｕｉｌｉｎ)

１９３１ ４００~
１ ４００

９. 天全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ｆｌａｖ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四川 (天全)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Ｔｉａｎｑｕａｎ)

１９９５ ２ ０００

１０. 镇坪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陕西 (镇坪、平利)ꎻ 重庆 (巫溪)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Ｚｈｅｎｐｉｎｇꎬ Ｐｉｎｇｌｉ)ꎻ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Ｗｕｘｉ)

１９９８ １ ６５０

１１. 紫距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湖南 (天平山)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 (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ｓｈａｎ)

１９９７ ４００~
１ ０００

４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续表 １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ｉｍ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１２. 宽萼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ｌａｔ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四川 (宝兴)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ｏｘｉｎｇ)

１９９３ ９００

１３. 芦山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ｏｇｉｓｕｉ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四川 (芦山)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Ｌｕｓｈａｎ)

１９９３ ６００~
９５０

１４. 少花淫羊藿
Ｅ.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Ｋ. Ｃ. Ｙｅｎ

中国: 四川 (茂汶、茂县、汶川)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Ｍａｏｗｅｎꎬ Ｍａｏｘｉａｎꎬ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１９９４ １ ７００

１５. 直距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ｍｉｋｉｎｏｒ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湖北 (恩施)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ｂｅｉ (Ｅｎｓｈｉ)

１９９８ ６７０

１６. 水城淫羊藿
Ｅ.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

中国: 贵州 (水城、钟山)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ꎬ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１９９６ １ ８００

１７. 神农架淫羊藿Ｃ∗

Ｅ. ｓｈｅｎｇｎｏｎｇｊｉａｅｎｓｅ Ｙ. Ｊ. Ｚｈａｎｇ ＆
Ｊ. Ｑ. Ｌｉ

中国: 湖北 (神农架)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ｂｅｉ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２００９ １ ５００

１８. Ｅ. ｓｔｅａｒｎｉｉ Ｏｇｉｓｕ ＆ ＲｉｘＦꎬ Ｃꎬ∗ 中国: 湖北 (鹤峰)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ｂｅｉ (Ｈｅｆｅｎｇ)

２０１１ １ ２４０

１９. 西昌淫羊藿∗

Ｅ. ｘ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ｅ Ｙ. Ｊ. Ｚｈａｎｇ
中国: 四川 (西昌)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Ｘｉ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 ８９０

２０. 昭通淫羊藿∗

Ｅ.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ｅｎｓｅ Ｇ. Ｗ. Ｈｕ
中国: 云南 (昭通)
Ｃｈｉｎａ: Ｙｕｎｎａｎ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

２０１７ ２ ０１０~
２ １５０

Ｃ. 长距系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ｅｒａｅ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西南和华中地区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２１. 川西淫羊藿Ｆ

Ｅ. 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 Ｋｏｍａｒｏｖ
中国: 四川 (丹巴、康定、小金、马尔康)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ａｎｂａꎬ Ｋａｎｇｄｉｎｇꎬ Ｘｉａｏｊｉｎꎬ Ｍａｅｒｋａｎｇ)

１９０８ ２ ６００~
３ ７００

２２. 膜叶淫羊藿Ｆ

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 Ｋ. Ｍｅｙ
中国: 四川 (平武、北川、甘洛、美姑、雷波、金阳、德昌、都江堰、阿坝)ꎻ
云南 (维西、绥江、丽江、昭通)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 Ｐｉｎｇｗｕꎬ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ꎬ Ｇａｎｌｕｏꎬ Ｍｅｉｇｕꎬ Ｌｅｉｂｏꎬ Ｊｉｎｙａｎｇꎬ
Ｄｅｃｈａｎｇꎬ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ꎬ Ａｂａ)ꎻ Ｙｕｎｎａｎ (Ｗｅｉｘｉꎬ Ｓｕｉｊｉａｎｇꎬ Ｌｉｊｉａｎｇꎬ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

１９２２ １ ５００

２３. 强茎淫羊藿Ｆꎬ Ｃꎬ Ｓ

Ｅ.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ｏｓ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四川 (雷波)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Ｌｅｉｂｏ)

１９９８ ２ ０４０

２４. 时珍淫羊藿Ｆꎬ ＣꎬＳＳＰ

Ｅ. ｌｉｓｈｉｈｃｈｅ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江西 (庐山)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ｕｓｈａｎ)

１９９７ ９４０

２５. 粗毛淫羊藿Ｆ

Ｅ.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中国: 四川 (南川、天全、峨眉、洪雅、宝兴、邛崃、雅安、荥经、合江、江安、
芦山)ꎻ 重庆 (南川、武隆、北碚、万州、涪陵、永川)ꎻ 贵州 (正安、安顺、
花江、石阡、桐梓、贵阳、印江、绥阳、开阳)ꎻ 云南 (彝良、威信)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ꎬ Ｔｉａｎｑｕａｎꎬ Ｅｍｅｉꎬ Ｈｏｎｇｙａꎬ Ｂａｏｘｉｎｇꎬ Ｑｉｏｎｇｌａｉꎬ
Ｙａ􀆳ａｎꎬＹｉｎｇｊｉｎｇꎬ Ｈｅｊａ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ａｎꎬ Ｌｕｓｈａｎ)ꎻ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ꎬ Ｗｕ￣
ｌｏｎｇꎬ Ｂｅｉｂｅｉꎬ Ｗａｎｚｈｏｕꎬ Ｆｕｌｉｎｇꎬ 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ꎻ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Ｚｈｅｎｇａｎꎬ Ａｎｓｈｕｎꎬ
Ｈｕａｊｉａｎｇꎬ Ｓｈｉｑｉａｎꎬ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ꎬ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Ｓｕｉｙａｎｇꎬ Ｋａｉｙａｎｇ)ꎻ Ｙｕｎｎａｎ
(Ｙｉｌｉａｎｇꎬ Ｗｅｉｘｉｎ)

１８８６ ２７０~
２ ４００

２６. 木鱼坪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湖北 (兴山、鹤峰、神农架)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ｂｅｉ (Ｘｉｎｇｓｈａｎꎬ Ｈｅｆｅｎｇꎬ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１９９６ ９３０~
１ ２００

２７. 恩施淫羊藿
Ｅ. ｅｎｓｈｉｅｎｓｅ Ｂ. Ｌ. Ｇｕｏ ＆ Ｐ. Ｋ. Ｈｓｉａｏ

中国: 湖北 (恩施)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ｂｅｉ (Ｅｎｓｈｉ)

１９９３ ４００

２８. 四川淫羊藿Ｆ

Ｅ.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ｅ Ｆｒａｎｃｈ.
中国: 四川 (峨眉)ꎻ 湖北 (兴山、神农架)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Ｅｍｅｉ)ꎻ Ｈｕｂｅｉ (Ｘｉｎｇｓｈａｎꎬ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１８９４ ４００~
１ ９００

２９. 绿药淫羊藿Ｆꎬ Ｃꎬ Ｓ

Ｅ. ｃｈｌｏｒａｎｄｒ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四川 (宝兴)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ｏｘｉｎｇ)

１９９７ １ ０７０~
１ ２５０

３０. 巫山淫羊藿
Ｅ. 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Ｔ. Ｓ. Ｙｉｎｇ

中国: 四川 (巫山)ꎻ 湖北 (巴东)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Ｗｕｓｈａｎ)ꎻ Ｈｕｂｅｉ (Ｂａｄｏｎｇ)

１９７５ ３００~
１ ７００

３１. 黔岭淫羊藿Ｆ

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湖北 (恩施、鹤峰、来凤、宣恩)ꎻ 贵州 (松桃、德江、安顺、江口、龙
里、罗甸、绥阳、印江)ꎻ 湖南 (桑植、保靖)ꎻ 重庆 (万山)ꎻ 浙江 (龙
泉)ꎻ 广东 (韶关)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ｂｅｉ (Ｅｎｓｈｉꎬ Ｈｅｆｅｎｇꎬ Ｌａｉｆｅｎｇꎬ Ｘｕａｎｅｎ)ꎻ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ｏｎｇｔａｏꎬ Ｄｅ￣
ｊｉａｎｇꎬ Ａｎｓｈｕｎꎬ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Ｌｕｏｄｉａｎꎬ Ｓｕｉｙａｎｇꎬ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ꎻ Ｈｕｎａｎ
(Ｓａｎｇｚｈｉꎬ Ｂａｏｊｉｎｇ )ꎻ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 Ｗａｎｓｈａｎ )ꎻ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ꎻ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

１９３３ ６００~
１ ５００

３２. 短茎淫羊藿Ｆꎬ Ｃꎬ Ｓ

Ｅ. ｂｒａｃｈｙｒｒｈｉｚ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贵州 (凯里、铜仁)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Ｋａｉｌｉꎬ Ｔｏｎｇｒｅｎ)

１９９７ ８９０~
１ ２００

３３. 单叶淫羊藿Ｓ

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Ｔ. Ｓ. Ｙｉｎｇ
中国: 贵州 (婺川)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Ｗｕｃｈｕａｎ)

１９７５ １ １００

３４. 竹山淫羊藿
Ｅ. ｚｈ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Ｋ. Ｆ. Ｗｕ ＆
Ｓ. Ｘ. Ｑｉａｎ

中国: 湖北 (竹山)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ｂｅｉ (Ｚｈｕｓｈａｎ)

１９８５ ９７０~
１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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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ｉｍ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３５. 腺毛淫羊藿
Ｅ. ｇｌａｄｕｌｏｓｏｐｉｌｏｓｕｍ Ｈ. Ｒ. Ｌｉａｎｇ

中国: 重庆 (巫溪、巫山)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Ｗｕｘｉꎬ Ｗｕｓｈａｎ)

１９９０ ８５０~
１ １６０

３６. 保靖淫羊藿Ｖ

Ｅ. ｂａｏｊｉｎｇｅｎｓｅ Ｑ. Ｌ. Ｃｈｅｎ ＆ Ｂ. Ｍ. Ｙａｎｇ
中国: 湖南 (保靖、张家界、吉首)ꎻ 贵州 (松桃)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 (Ｂａｏｊｉ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ｅꎬ Ｊｉｓｈｏｕ)ꎻ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９８２ ３３０~
８９０

３７. 印江淫羊藿∗

Ｅ. 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Ｍ. Ｙ. Ｓｈｅｎｇ ＆ Ｘ. Ｊ. Ｔｉａｎ
中国: 贵州 (印江)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 １ ３００

３８. 拟巫山淫羊藿∗

Ｅ. ｐｓｅｕｄｏ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Ｂ. Ｌ. Ｇｕｏ
中国: 贵州 (雷山、荔波、花溪、龙里、从江、台江、三都、独
山、榕江)ꎻ 广西 (融水)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Ｌｉｂｏꎬ Ｈｕａｘｉꎬ Ｌｏｎｇｌｉꎬ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Ｔａｉｊｉａｎｇꎬ Ｓａｎｄｕꎬ Ｄｕｓｈａｎꎬ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ꎻ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

２００７ １ ２００

３９. 金城山淫羊藿∗

Ｅ.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Ｙ. Ｊ. Ｚｈａｎｇ ＆ Ｊ. Ｑ. Ｌｉ
中国: 四川 (巴中、苍溪、南充、通江、达县、平昌、万源、宣
汉、北川)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ｚｈｏｎｇꎬ Ｃａｎｇｘｉꎬ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ꎬ Ｔ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Ｄｘ￣
ｉａｎꎬ 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ｇꎬ Ｗａｎｙｕａｎꎬ Ｘｕａｎｈａｎꎬ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

２０１４ ６００~
１ ５００

Ｄ. 小花系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ｅ Ｓｔｅａｒｎ

４０. 淫羊藿Ｆ

Ｅ.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Ｍａｘｉｍ.
中国: 山西 (永济、夏县、垣曲、平鲁、沁县、中阳、蒲县、乡
宁、稷山、翼城、陵川、沁水)ꎻ 青海 (循化、民和)ꎻ 陕西 (长
安、华山、太白、商县、凤县、宝鸡、佛坪、周至)ꎻ 甘肃 (文县、
成县、碌曲、岷县、榆中、武都、兰州)ꎻ 宁夏 (泾源)ꎻ 四川
(若尔盖)ꎻ 河南 (卢氏、西峡、嵩山)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ｘｉ ( Ｙｏｎｇｊｉꎬ Ｘｉａｘｉａｎꎬ Ｙｕａｎｑｕꎬ Ｐｉｎｇｌｕꎬ Ｑｉｎｘｉａｎꎬ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ꎬ Ｐｕｘｉａｎꎬ Ｘｉａｎｇｎｉｎｇꎬ Ｊｉｓｈａｎꎬ Ｙｉｃｈｅｎｇꎬ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ꎬ
Ｑｉｎｓｈｕｉ)ꎻ Ｑｉｎｇｈａｉ ( Ｘｕｎｈｕａꎬ Ｍｉｎｈｅ)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 ( Ｃｈａｎｇａｎꎬ
Ｈｕａｓｈａｎꎬ Ｔａｉｂａｉꎬ Ｓｈａｎｇｘｉａｎꎬ Ｆｅｎｇｘｉａｎꎬ Ｂａｏｊｉꎬ Ｆｏｐｉｎｇꎬ
Ｚｈｏｕｚｈｉ )ꎻ Ｇａｎｓｕ ( Ｗｅｎｘｉａｎꎬ 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ｎꎬ Ｌｕｑｕꎬ Ｍｉｎｘｉａｎꎬ
Ｙｕｚｈｏｎｇꎬ Ｗｕｄｕ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ꎻ Ｎｉｎｇｘｉａ (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ꎻ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Ｒｕｏｅｒｇａｉ)ꎻ Ｈｅｎａｎ (Ｌｕｓｈｉꎬ Ｘｉｘｉａꎬ Ｓｏｎｇｓｈａｎ)

１８９０ ６５０~
３ ５００

４１. 柔毛淫羊藿Ｆ

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Ｍａｘｉｍ.
中国: 四川 (阆中、江油、沐川、犍为、巴中、成都、雅安、洪
雅、眉山、邛崃、北川、青川、剑阁、平武、都江堰、隆昌)ꎻ 重庆
(大足、潼南)ꎻ 甘肃 (成县)ꎻ 陕西 (山阳、汉中)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Ｌａｎｇｚｈｏ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ｙｏｕꎬ Ｍｕｃｈｕａｎꎬ Ｊｉａｎｗｅｉꎬ Ｂａ￣
ｚｈｏｎｇ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Ｙａａｎꎬ Ｈｏｎｇｙａꎬ Ｍｅｉｓｈａｎꎬ Ｑｉｏｎｇｌａｉꎬ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ꎬ Ｑｉｎｇｃｈｕ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ｅꎬ Ｐｉｎｇｗｕꎬ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ꎬ
Ｌｏｎｇｃｈａｎｇ)ꎻ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Ｄａｚｕꎬ Ｔｏｎｇｎａｎ)ꎻ Ｇａｎｓｕ (Ｃｈｅｎｇｘ￣
ｉａｎ)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Ｓｈａｎｙａｎｇꎬ Ｈａｎｚｈｏｎｇ)

１８７７ ３００~
２ ０００

４２. 箭叶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 ＆ Ｚｕｃｃ.) Ｍａｘｉｍ.
中国: 广东 (乳源、乐昌、连县)ꎻ 江西 (武宁、南丰、婺源)ꎻ
安徽 (黄山、金寨、霍山、六安)ꎻ 浙江 (开化、孝丰)ꎻ 福建
(永泰、崇安)ꎻ 湖南 (吉首、江华、江永、浏阳、龙山、芷江)ꎻ
湖北 (罗田、鹤峰)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ｕｙｕａｎꎬ Ｌｅｃｈａｎｇꎬ Ｌｉａｎｘｉａｎ)ꎻ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Ｗｕｎ￣
ｉｎｇꎬ Ｎａｎｆｅｎｇꎬ Ｗｕｙｕａｎ)ꎻ Ａｎｈｕｉ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ꎬ Ｊｉｎｚｈａｉꎬ Ｈｕｏｓｈａｎꎬ
Ｌｕａｎ )ꎻ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 Ｋａｉｈｕａꎬ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ꎻ Ｆｕｊｉａｎ ( Ｙｏｎｇｔａｉꎬ
Ｃｈｏｎｇａｎ)ꎻ Ｈｕｎａｎ (Ｊｉｓｈｏｕꎬ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ꎬ 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ꎬ Ｌｉｕｙａｎｇꎬ Ｌｏｎｇｓ￣
ｈａｎꎬ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ꎻ Ｈｕｂｅｉ (Ｌｕｏｔｉａｎꎬ Ｈｅｆｅｎｇ)

１９４５ ２００~
１ ７５０

４３. 天平山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贵州 (开阳、凯里、玉屏、三穗、镇远)ꎻ 湖南 (桑植、慈
利、沅陵、芷江)ꎻ 广西 (柳江、瑶山、融安)ꎻ 湖北 (鹤峰)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 Ｋａｉｙａｎｇꎬ Ｋａｉｌｉꎬ Ｙｕｐｉｎｇꎬ Ｓａｎｓｕｉꎬ
Ｚｈｅｎｙｕａｎ)ꎻ Ｈｕｎａｎ ( Ｓａｎｇｚｈｉꎬ Ｃｉｌｉꎬ Ｙｕａｎｌｉｎｇꎬ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ꎻ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ꎬ Ｙａｏｓｈａｎꎬ Ｒｏｎｇａｎ)ꎻ Ｈｕｂｅｉ (Ｈｅｆｅｎｇ)

１９９８ ６００~
１ ０００

４４. 星花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ｔ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陕西 (汉中)ꎻ 湖北 (武当山)ꎻ 四川 (江油)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Ｈａｎｚｈｏｎｇ)ꎻ Ｈｕｂｅｉ (Ｗｕｓｈａｎｇｓｈａｎ)ꎻ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Ｊｉａｎｇｙｏｕ)

１９９３ ８００~
１ １００

４５. 长蕊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ｅｍｏｎ Ｓｔｅａｒｎ
中国: 重庆 (石柱)ꎻ 湖北 (利川)ꎻ 贵州 (务川)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 Ｓｈｉｚｈｕ )ꎻ Ｈｕｂｅｉ ( Ｌｉｃｈｕａｎ )ꎻ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Ｗｕｃｈｕａｎ)

１９９０ ６８０~
１ ４６０

４６. 川鄂淫羊藿Ｆ

Ｅ.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中国: 四川 (城口)ꎻ 湖北 (利川)ꎻ 重庆 (开县、城口、奉节)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 Ｃｈｅｎｇｋｏｕ)ꎻ Ｈｕｂｅｉ ( Ｌｉｃｈｕａｎ)ꎻ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Ｋａｉｘｉａｎꎬ Ｃｈｅｎｇｋｏｕꎬ Ｆｅｎｇｊｉｅ)

１８９４ ２００~
１ ７００

４７. 小叶淫羊藿Ｆ

Ｅ.ｅｌ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Ｃ
Ｅ.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 Ｚ. Ｈｅ ＆ Ｔ. Ｌ. ＺｈａｎｇＮ

中国: 贵州 (松桃)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９９４ １ ３００~
１ ４００

６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续表 １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ｉｍ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４８. 偏斜淫羊藿
Ｅ.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Ｈ. Ｒ. Ｌｉａｎｇ

中国: 湖南 (保靖、张家界、大庸)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 (Ｂａｏｊｉ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ｅꎬ Ｄａｙｏｎｇ)

１９９０ ６００~
１ ０００

４９. 毡毛淫羊藿Ｓ

Ｅ. ｃｏａｃｔｕｍ Ｈ. Ｒ. Ｌｉａｎｇ ＆ Ｗ. Ｍ. Ｙａｎ
中国: 贵州 (凯里)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Ｋａｉｌｉ)

１９９０ ６００~
８８０

５０. 黔北淫羊藿
Ｅ. ｂｏｒｅａｌｉ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 ＆ Ｙ. Ｋ. Ｙａｎｇ

中国: 贵州 (沿河)ꎻ 重庆 (长寿、垫江、丰都、合川、彭水)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 Ｙｎａｈｅ)ꎻ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 Ｃｈａｎｇｓｈｏｕꎬ
Ｄｉａｎｊｉａｎｇꎬ Ｆｅｎｇｄｕꎬ Ｈｅｃｈｕａｎꎬ Ｐｅｎｇｓｈｕｉ)

１９９３ ３００~
６２０

５１. 裂叶淫羊藿Ｓ

Ｅ. ｌｏ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 Ｈ. Ｌｉｕ ＆ Ｂ. Ｇ. Ｌｉ
中国: 湖南 (桑植、江永、黔阳)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 (Ｓａｎｇｚｈｉꎬ 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ꎬ Ｑｉａｎｙａｎｇ)

１９９９ ７００~
１ ４５０

５２. 多花淫羊藿Ｓ

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Ｙｉｎｇ
中国: 贵州 (万谟、印江、玉屏)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Ｗａｎｍｏꎬ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Ｙｕｐ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５００~
８００

５３. 青城山淫羊藿∗

Ｅ.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Ｇ. Ｙ. Ｚｈｏｎｇ ＆ Ｂ. Ｌ. Ｇｕｏ
中国: 四川 (都江堰)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ｕｊｉａｎｇｙａｎ)

２００７ ９８０~
１ ５００

５４. 德务淫羊藿Ｓꎬ∗

Ｅ. ｄｅｗｕ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
中国: 贵州 (德江)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Ｄｅｊａ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１ ３５０

５５. 普定淫羊藿Ｓꎬ∗

Ｅ. ｐｕｄｉｎｇ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ꎬ Ｙ. Ｙ. Ｗａｎｇ ＆ Ｂ. Ｌ. Ｇｕｏ
中国: 贵州 (普定)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ｕｄ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１ ３００

５６. 靖州淫羊藿Ｓꎬ∗

Ｅ.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ｅ Ｇ. Ｈ. Ｘｉａ ＆ Ｇ. Ｙ. Ｌｉ
中国: 湖南 (靖州)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 (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０９ ３００

５７. 木黄淫羊藿∗

Ｅ. ｍｕｈｕａｎｇ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 ＆ Ｙ. Ｙ. Ｗａｎｇ
中国: 贵州 (印江)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８００~
１ ０００

５８. 天门山淫羊藿Ｉꎬ∗

Ｅ. ｔｉａｎ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Ｔ. Ｄｅｎｇꎬ Ｄ. Ｇ. Ｚｈａｎｇ ＆ Ｈ. Ｓｕｎ
中国: 湖南 (张家界)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ｅ)

２０１５ １ ３５０~
１ ４５７

　 注: 有数字编号的为中国类群ꎻ Ｆ国外研究者命名的类群ꎻ Ｃ依据栽培个体命名的类群ꎻ Ｓ后处理为异名ꎻ ＳＳＰ后修订为亚种ꎻ Ｖ后修订
为变种ꎻ Ｎ无效名称ꎻ Ｉ存疑类群ꎻ ∗２００２ 年后发表的新种ꎬ其系统位置参考物种发表文献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ｔａｘ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ꎻ Ｆ ｔｈｅ ｔａｘａ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ꎻ Ｃ ｔｈｅ ｔａｘａ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ꎻ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ｙｎｏｙｍꎻ ＳＳＰ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Ｖ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ｏ ｖａｒｉｅｔｙꎻ Ｎ ｎｏｍｅｎ ｉ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ｕｍꎻ Ｉ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ｋｎｏｗ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 ｔｈｅ ｔａｘａ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２ꎬ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１ꎬ表 １)ꎮ ２００１ 年ꎬ«中国植物志»新增多花淫羊

藿(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ꎬ但未认可毡毛淫羊藿(Ｅ. ｃｏａｃ￣
ｔｕｍ)、膜叶淫羊藿(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裂叶淫羊藿

(Ｅ. ｌｏ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钟花淫羊藿(Ｅ.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ｕｍ)和
保靖淫羊藿(Ｅ. ｂａｏｊｉｎｇｅｎｓｅ)ꎬ共收录 ４０ 种(应俊生ꎬ
２００１)ꎮ ２００２ 年ꎬＳｔｅａｒｎ 在其专著中收录 ５４ 种ꎬ８ 亚

种ꎬ３ 变种ꎬ其中中国 ４４ 种ꎮ 未收录多花淫羊藿

(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ꎬ并将 １９９４ 年发表的小叶淫羊藿名

称( Ｅ.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合法命名为 Ｅ. ｅｌ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此后ꎬ德务淫羊藿 (Ｅ. ｄｅｗｕｅｎｓｅꎬ
２００３)、拟巫山淫羊藿(Ｅ. ｐｓｅｕｄｏ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ꎬ２００７)、
青城山淫羊藿(Ｅ.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ｅꎬ２００７)、靖州淫

羊藿 ( Ｅ.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ｅꎬ ２００９)、 神农架淫羊藿 ( Ｅ.
ｓｈｅｎｇｎｏｎｇｊｉａｅｎｓｅꎬ ２００９ ) 和 普 定 淫 羊 藿 ( Ｅ.
ｐｕｄｉｎｇｅｎｓｅꎬ２０１０)陆续发表ꎬ类群数量增至 ５１ 种ꎮ
２０１１ 年ꎬ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收录淫羊藿 ４９ 种ꎬ未收录德

务淫羊藿(Ｅ. ｄｅｗｕｅｎｓｅ)和毡毛淫羊藿(Ｅ. ｃｏａｃｔｕｍ)ꎬ
同时将膜叶淫羊藿(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作为宝兴淫

羊藿(Ｅ. ｄａｖｉｄｉｉ)的异名ꎬ并新增 Ｅ.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作

为存疑种(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２０１１ 年至今ꎬ印江淫

羊藿(Ｅ. 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ｅꎬ２０１１)、Ｅ. ｓｔｅａｒｎｉｉ(２０１１)、金
城山淫羊藿(Ｅ.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ｅꎬ２０１４)、天门山淫羊

藿 ( Ｅ. ｔｉａｎ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ꎬ ２０１５ )、 西 昌 淫 羊 藿 ( Ｅ.
ｘ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ｅꎬ２０１６)、木黄淫羊藿 ( Ｅ. ｍｕｈｕａｎｇｅｎｓｅꎬ
２０１７)和昭通淫羊藿(Ｅ.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ｅｎｓｅꎬ２０１７)共 ７ 个

新种发表ꎮ 目前ꎬ各类文献正式发表的中国淫羊藿

属植物共 ５８ 种(表 １)ꎮ
从淫羊藿属中国物种的发表信息来看ꎬ超过一

半的物种(３１ 种ꎬ５３.４％)为国外研究者发表ꎬ国内

学者发表 ２８ 种(表 １ꎬ表 ２ꎬ图 １)ꎮ 其中ꎬ小叶淫羊

藿因名称修订统计了两次ꎮ 国外学者命名的物种

多集中在 １８４５ 年至 １９３６ 年(１３ 种)和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９ 年(１６ 种)两个时间段(图 １)ꎮ 其中ꎬ前一个

时间段为中国植物学研究十分薄弱ꎬ国外研究者到

中国采集植物标本的高潮时期ꎬ相关学者分别来自

德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和英国等ꎮ １９９０ｓ 为

Ｓｔｅａｒｎ 重点关注和研究本属时期ꎬ１６ 个国外学者命

名物种中有 １５ 种为 Ｓｔｅａｒｎ 命名ꎮ
值得说明的是ꎬ大多淫羊藿属植物种内高度自

交不亲和ꎬ 为专性异花授粉ꎬ 几乎不存在种间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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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淫羊藿属被归并或降级的类群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ａｘａ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ｓｙｎｏｎｙｍｓꎬ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ｒ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分类群
Ｔａｘｏｎ

分类处理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宽序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ｅ (Ｆｒａｎｃｈ.) Ｓｔｅａｒｎ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８

纤细淫羊藿
Ｅ. ｐｌａｔｙｐｅｔａｌｕｍ ｖａｒ. ｔｅｎｕｅ Ｂ. Ｌ. Ｇｕｏ ＆ Ｐ. Ｋ. Ｈｓｉａｏ

少花淫羊藿
Ｅ.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Ｋ. Ｃ. Ｙｅｎ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

柔毛淫羊藿变种Ｆ

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ｖａｒ.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Ｓｔｅａｒｎ
柔毛淫羊藿
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Ｍａｘｉｍ.

应俊生ꎬ ２００１

贵州淫羊藿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 ＆ Ｂ. Ｌ. Ｇｕｏ

箭叶淫羊藿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 ＆ Ｚｕｃｃ.) Ｍａｘｉｍ.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龙头虎毡毛淫羊藿
Ｅ. ｃｏａｃｔｕｍ ｖａｒ. ｌｏｎｇｔｏｕｈｕｍ Ｈ. Ｒ. Ｌｉａｎｇ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剑河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ｖａｒ. ｊｉａｎｈｅ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 ＆ Ｂ. Ｌ. Ｇｕｏ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长圆叶淫羊藿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ｍ Ｚ. Ｃｈｅｎｇ

黔北淫羊藿
Ｅ. ｂｏｒｅａｌｉ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 ＆ Ｙ. Ｋ.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

小叶淫羊藿
Ｅ.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 Ｚ. Ｈｅ ｅｔ Ｔ. Ｌ. Ｚｈａｎｇ

小叶淫羊藿
Ｅ. ｅｌ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

单叶淫羊藿
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Ｔ. Ｓ. Ｙｉｎｇ

粗毛淫羊藿
Ｅ.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绿药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ｃｈｌｏｒａｎｄｒ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粗毛淫羊藿
Ｅ.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

普定淫羊藿
Ｅ. ｐｕｄｉｎｇ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ꎬ Ｙ. Ｙ. Ｗａｎｇ ＆ Ｂ. Ｌ. Ｇｕｏ

光叶淫羊藿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ａｔｕｍ Ｔ. Ｓ. Ｙｉｎｇ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毡毛淫羊藿
Ｅ. ｃｏａｃｔｕｍ Ｈ. Ｒ. Ｌｉａｎｇｅｔ Ｗ. Ｍ. Ｙａｎ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多花淫羊藿
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Ｙｉｎｇ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靖州淫羊藿
Ｅ.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ｅ Ｇ. Ｈ. Ｘｉａ ＆ Ｇ. Ｙ. Ｌｉ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裂叶淫羊藿
Ｅ. ｌｏ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 Ｈ. Ｌｉｕ ＆ Ｂ. Ｇ. Ｌｉ

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４ａ

强茎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ｏｓ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膜叶淫羊藿
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

短茎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ｂｒａｃｈｙｒｒｈｉｚ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黔岭淫羊藿
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 Ｓｔｅａｒｎ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

德务淫羊藿
Ｅ. ｄｅｗｕｅｎｓｅ Ｓ. Ｚ. Ｈｅꎬ Ｐｒｏｂｓｔ ｅｔ Ｗ. Ｆ. Ｘｕ

长蕊淫羊藿
Ｅ. ｄｏｌｉｈｏｓｔｅｍｏｎ Ｓｔｅａｒｎ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

时珍淫羊藿Ｆꎬ Ｃ

Ｅ. ｌｉｓｈｉｈｃｈｅｎｉｉ Ｓｔｅａｒｎ
木鱼坪淫羊藿亚种
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ｓｓｐ. ｌｉｓｈｉｈｃｈｅｎｉｉ Ｓ. Ｘ. Ｌｉｕ

刘少雄等ꎬ ２０１６

保靖淫羊藿
Ｅ. ｂａｏｊｉｎｇｅｎｓｅ Ｑ. Ｌ . Ｃｈｅｎ ＆ Ｂ. Ｍ. Ｙａｎｇ

木鱼坪淫羊藿变种
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ｖａｒ. ｂａｏｊｉｎｇｅｎｓｅ Ｓ. Ｘ. Ｌｉｕ

刘少雄等ꎬ ２０１６

障碍(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权秋梅ꎬ２０１１)ꎮ 因此ꎬ园
地栽培中ꎬ若多种淫羊藿种植在一起ꎬ易产生种间

杂交ꎮ 事实上ꎬ种间杂交是该属培育观赏新品种最

常用和最有效的方式ꎬ已获得相当多杂交组合ꎮ
Ｓｔｅａｒｎ 描述了栽培类型和杂交种近 ９０ 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Ｇａｒｄｅｎ Ｖｉｓｉｏｎ 培育了大量种间杂交观赏品

种ꎬ共拥有１ ５００多个品种(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２００３)ꎮ 此外ꎬ
Ａｖｅｎｔ 记录了众多杂交种及非常多不确定亲本的杂

交后代(Ａｖｅｎｔꎬ ２０１０)ꎮ 园地杂交类型或品种未纳

入分类ꎬ但对于淫羊藿属这样的药用观赏植物ꎬ对

其资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分类系统

２.１ 基于形态和地理分布的分类系统

１８３４ 年至 ２００２ 年ꎬ主要基于形态和地理分布ꎬ淫
羊藿属的分类系统经历了 ７ 次重要的整理(表 ３)ꎮ

１８３４ 年ꎬ比利时植物学家 Ｍｏｒｒｅｎ 和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 出

版淫羊藿属第一部专著ꎬ根据花瓣(距)长度将 ６ 个

种分为 ２ 组:Ｓｅｃｔ.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ｓ(短距ꎬ产欧洲和印度)

８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图 １　 淫羊藿属中国物种的新增数量和年份统计
Ｆｉｇ.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ｎｅｗ

ｔａｘａ ｏｆ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和 Ｓｅｃｔ.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长距ꎬ产日本)ꎬ每组各 ３ 种

(Ｍｏｒｒｅｎ ＆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ꎬ １８３４)ꎮ
１８４６ 年ꎬＦｉｓｃｈｅｒ 和 Ｍｅｙｅｒ 根据地理分布及花茎

叶的情况将该属 ８ 种分为 ３ 组:Ｓｅｃｔ.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分布

于欧洲和印度ꎬ花茎具复叶ꎬ共 ３ 种ꎻＳｅｃｔ.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分布于日本ꎬ花茎具复叶ꎬ共 ４ 种ꎻＳｅｃｔ.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分布于高加索ꎬ花茎无叶ꎬ仅 １ 种 ( Ｅ.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
(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Ｍｅｙｅｒꎬ １８４６)ꎮ

１８６２ 年ꎬＢａｉｌｌｏｎ 对该属的整理分为 ５ 组ꎮ 依然

支持 Ｓｅｃｔ.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和 Ｓｅｃｔ.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ꎮ 建立新组

Ｓｅｃｔ.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ꎬ相当于 Ｆｉｓｃｈｅｒ 和 Ｍｅｙｅｒ 的

Ｓｅｃｔ.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ꎮ 同时ꎬ将近缘属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和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ａ 分别降级ꎬ作为淫羊藿属的组处理ꎬ为
Ｓｅｃｔ.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和 Ｓｅｃｔ.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ａ(Ｂａｉｌｌｏｎꎬ １８６２)ꎮ

１８８６ 年ꎬ法国植物学家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支持 Ｂａｉｌｌｏｎ 将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和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ａ 并入淫羊藿属的观点ꎬ并
将 １０ 种淫羊藿分为 ２ 个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Ｅｕ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和 Ｓｕｂｇｅｎ.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ａꎮ Ｓｕｂｇｅｎ. Ｅｕ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进而

根据花茎叶的情况分为 ２ 组:Ｓｅｃｔ. Ｇｙｍｎｏｃａｕｌｏｎ(花
茎无叶ꎬ相当于 Ｆｉｓｃｈｅｒ 和 Ｍｅｙｅｒ 系统的 Ｓｅｃｔ. Ｒｈｉｚｏ￣
ｐｈｙｌｌｕｍ) 和 Ｓｅｃｔ.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ｕｌｏｎ ( 花 茎 １ ~ ２ 叶 )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ꎬ １８８６)ꎮ

１９０８ 年ꎬＫｏｍａｒｏｖ 在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系统的基础上ꎬ将
Ｓｅｃｔ.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ｕｌｏｎ 划 分 为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ａ、
Ｄｉｐｈｙｌｌａ 和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４ 个系(Ｋｏｍａｒｏｖꎬ １９０８)ꎮ

１９３８ 年ꎬＳｔｅａｒｎ 将该属划分为２ 组:Ｓｅｃｔ.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
ｌｕｍ 和 Ｓｅｃｔ.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ｕｌｏｎꎮ 其中ꎬＳｅｃｔ.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ｕｌｏｎ 继

而分为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ｏｎ (包括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ｅ 和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ｅ
系)、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ｕｓ、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包括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ｅｒａｅ 和 Ｂｒａｃｈｙ￣

表 ３　 淫羊藿属分类系统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分类系统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组
Ｓｅｃｔｉｏｎ

系
Ｓｅｒｉｅｓ

Ｍｏｒｒｅｎ ＆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
(１８３４)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Ｍｅｙｅｒ
(１８４６)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Ｂａｉｌｌｏｎ
(１８６２)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１８８６)

Ｅｕ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Ｇｙｍｎｏｃａｕｌｏｎ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ｕｌｏｎ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ａ

Ｋｏｍａｒｏｖ
(１９０８)

Ｇｙｍｎｏｃａｕｌｏｎ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ｕｌｏｎ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ａ

Ｄｉｐｈｙｌｌａ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Ｓｔｅａｒｎ
(１９３８)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ｕ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ｅ

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ａｅ

Ａｃ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ｅｒａｅ

Ｂ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ｅ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ｅ

Ｅｌａｔａｅ

Ｓｔｅａｒｎ
(２００２)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ｏｎ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ｅ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ｅ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ｅｒａｅ

Ｂ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ｅ

ｃｅｒａｅ 系) 和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ｏｎ (包括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ｅ 和 Ｅｌａｔａｅ
系)４ 亚组(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８)ꎮ

１９９３ 年ꎬＳｔｅａｒｎ 根据花的直径大小将中国淫羊

藿属植物划分为小花类群( ｓｍａ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３ａ)和大花类群( ｌａｒｇｅ￣ｆｌｏｗｅｒｅｄ)(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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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类ꎮ 这种划分简单明了ꎬ后续多项研究采用该

划分依据(郭宝林ꎬ２００５ꎻ王悦云等ꎬ２００７)ꎬ并得到

数量分类学研究的支持(李超等ꎬ２０１４)ꎮ 但该划分

仅限于中国类群ꎬ能提供的系统学信息也非常有

限ꎬ因此未纳入表 ３ꎮ
２００２ 年ꎬ Ｓｔｅａｒｎ 基于花茎上叶的数目、花瓣

(距)的长短和地理分布ꎬ将 ５４ 种淫羊藿分为 ２ 亚

属、４ 组和 ４ 系(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这是该属目前最全

面、最系统的分类著作ꎬ成为后期分类研究的主要

依据ꎮ 按照该系统ꎬ淫羊藿属分为 Ｓｕｂｇｅｎ. Ｒｈｉｚｏ￣
ｐｈｙｌｌｕｍ(强茎亚属)和 Ｓｕｂｇｅｎ.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淫羊藿亚

属)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Ｓｕｂｇｅｎ.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强茎亚

属)仅 ２ 种ꎬ即阿尔及利亚的 Ｅ. ｐｅｒｒａｌｄｅｒｉａｎｕｍ 和高

加索地区的 Ｅ. ｐｉｎｎａｔｕｍꎮ Ｓｕｂｇｅｎ.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淫羊

藿亚属)包含 ４ 组ꎬＳｅｃｔ.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淫羊藿属组)仅
２ 种ꎬ为分布于阿尔卑斯山地区和巴尔干地区的

Ｅ. ａｌｐｉｎｕｍ 和高加索地区的 Ｅ. ｐｕｂｉｇｅｒｕｍꎮ Ｓｅｃｔ.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ｏｎ(多叶组) １ 种 Ｅ. ｅｌａｔｕｍꎬ分布于喜马拉

雅山脉西部ꎮ Ｓｅｃｔ. Ｍａｃｒｏｃｅｒａｓ(大花组)６ 种ꎬ分布于

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ꎮ 其中ꎬ朝
鲜淫羊藿(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为中国、日本和北朝鲜共有

分布(表 １)(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Ｓｅｃｔ.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中国组)
４３ 种ꎬ主要分布于中国中部和西南地区ꎮ 根据花

(距 ) 特 征ꎬ 中 国 组 继 而 分 为 ４ 个 系ꎬ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ｅ(钟花系)、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ｅ(宝兴系)、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ｅｒａｅ(长距系)和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ｅ(小
花系)(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２００２ 年之后发表的 １３ 个类

群ꎬ按照 Ｓｔｅａｒｎ 分类系统ꎬ相继放入相应的系中

(表 １)ꎮ
淫羊藿属是小檗科形态最复杂和分类处理最

困难的类群ꎮ 其中ꎬ中国类群物种多样性最丰富ꎬ
形态也最为复杂ꎬ种间形态差异大(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张成ꎬ
２０１８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之后ꎬ多位学者采用数量

分类学对淫羊藿属中国类群进行研究并评价

Ｓｔｅａｒｎ 分类系统ꎮ 李超等(２０１４)观测 ３０ 个质量性

状对 ５５ 种淫羊藿进行分析表明ꎬ中国类群划分为

大花类群和小花类群ꎬ大体支持 Ｓｔｅａｒｎ 的分类处

理ꎬ但 Ｓｅｃｔ.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淫羊藿属组)并未独立成

组ꎬ其分类地位有待讨论ꎮ Ｓｅｃｔ.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中国

组)的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ｅ(宝兴系)和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
ｃｅｒａｅ(长距系)种类混在一起ꎬ分类地位未能理想

呈现ꎮ 张成(２０１８)利用 ２９ 个形态学性状对 ５２ 个

种进行形态比较和聚类ꎬ将其分为与花大小相关

的两大类ꎬ但不支持 Ｓｔｅａｒｎ 对中国类群 ４ 个系的

划分ꎮ
２.２ 基于分子标记的系统关系证据

分子系统学研究可获得类群间亲缘关系ꎬ检
验形态系统关系ꎬ同时对开发药用植物资源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ꎮ 利用 ＩＴＳ 序列和 ５Ｓ ｒＲＮＡ 基因区

间序列进行系统进化关系分析表明ꎬ２２ 种淫羊藿

分为地中海类群、日本类群和中国类群 ３ 组ꎬ但不

能反映淫羊藿属的进化趋势ꎬ且中国类群之间的

序列变异单一ꎬ无法进行类群区分 ( Ｓｕ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利用 ＩＴＳ 和叶绿体 ＤＮＡ 标记 ａｔｐＢ￣ｒｂｃＬ 对

３８ 种淫羊藿构建的系统关系ꎬ也证实多数中国类

群间区分度不理想ꎬ甚至未能将形态差异较大的

川西淫羊藿(Ｅ. 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紫距淫羊藿(Ｅ. ｅｐｓｔｅｉ￣
ｎｉｉ)、天平山淫羊藿(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和芦山淫羊藿

(Ｅ. ｏｇｉｓｕｉ)有效区分ꎮ 宝兴淫羊藿(Ｅ. ｄａｖｉｄｉｉ)和

无距淫 羊 藿 ( Ｅ. ｅ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ｕｍ) 也 不 能 有 效 区 分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进而利用 ｒｂｃＬ、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
和 ＩＴＳ 等序列分别对 １０ 种(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和

３７ 种(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淫羊藿的分析表明ꎬ无论

是单一位点还是组合位点ꎬ都无法将中国组类群

进行有效区分ꎮ
基于 ＡＦＬＰ 分子标记的分析ꎬ大体上支持

Ｓｔｅａｒｎ 的分类系统ꎬ中国组分为 ５ 个支持率较高的

分支ꎬ但无法充分解决中国类群的系统发育问题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ａ)ꎮ ｄｅ Ｓｍ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整合

ＡＦＬＰ 指纹图谱、核基因序列和叶绿体基因序列应

用于淫羊藿属的系统学研究ꎬ依然无法获得中国

类群理想的种间关系ꎬ提示中国类群为多分枝的

进化关系ꎬ分化时间不长且仍处于分化过程中ꎮ
对 ４１ 种淫羊藿基于简化基因组系统学研究结果

则不支持 Ｓｔｅａｒｎ 分类系统ꎬ其 ４ 个系的物种在不同

分支中平行出现(张成ꎬ２０１８)ꎮ
整体而言ꎬ淫羊藿属中国组( Ｓｅｃｔ.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

类群的分子变异位点少ꎬ序列分辨率较低(张成ꎬ
２０１８)ꎮ 多数类群中非常有效的 ＤＮＡ ｂａｒｃｏｄｉｎｇ 鉴

定技术在淫羊藿属中应用的效果并不理想(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目前研究一致的结果是ꎬ中国组种间关系无法得

到解决ꎬ为该属分类的最大挑战ꎮ
基于遗传信息的分子系统研究需以研究物种

的准确鉴定为前提ꎬ即必须有形态分类作为基础ꎮ

０１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但淫羊藿属形态变异极为丰富ꎬ系统学研究选用

数量相当有限的样本(几份甚至一份)代表一个类

群的取样方法极其冒险ꎮ 样本选择不同可能会导

致分析结果的巨大差异ꎮ 因此ꎬ淫羊藿属的研究

支持形态特征始终是确定分类群的基础ꎬ脱离形

态分类的单纯分子系统构建类似于空中楼阁ꎮ 就

淫羊藿属而言ꎬ形态分类上类群间界限不清晰及

取样的片面性ꎬ早已注定分子系统方面研究结果

的五花八门和千差万别ꎬ仍需更多研究和证据ꎮ
２.３ 基于化学成分的系统关系证据

郭宝林和肖培根(１９９９)根据具 ８ 位异戊烯基

的黄酮甙类(Ａ 类)及一般结构的黄酮醇甙类( Ｂ
类)在淫羊藿属进 ３０ 个类群中的分布及含量ꎬ将
本属分为 ３ 类:Ａ 类类群主要含 Ａ 类成分ꎬＢ 类类

群主要含 Ｂ 类成分ꎬＡＢ 类群两类成分的含量都

高ꎮ 但该系统与宏观形态分类系统不一致ꎬ与花

粉和染色体结果也不吻合ꎮ 郭宝林等(２００８)进而

基于朝藿定 Ａ、朝藿定 Ｂ、朝藿定 Ｃ 和淫羊藿苷色

谱峰ꎬ将淫羊藿属 ３５ 种 １ 变种的化学型分为 ４ 大

类 ９ 亚类ꎮ 尽管作者认为该划分与 Ｓｔｅａｒｎ(２００２)
分类系统中中国组( Ｓｅｃｔ.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４ 个系的划分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ꎬ但也明确指出ꎬ不同类别和亚

类之间有时连续而难以截然划分 (郭宝林等ꎬ
２００８)ꎮ 后续研究也表明ꎬ化学型可能在种内存在

丰富变异ꎬ随着研究样本的扩大ꎬ箭叶淫羊藿种内

居群间存在 ４ 大类 ６ 亚类的化学型 (许瑛等ꎬ
２０１５ａ)ꎬ暗示在淫羊藿属ꎬ若化学型分析样本足够

广泛ꎬ其与分类系统之间恐很难存在相关性ꎮ

３　 问题及修订

３.１ 存在的问题

淫羊藿属亚属和组间关系较为清晰ꎬ中国类

群组(Ｓｅｃｔ.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组下类群间的关系及其界限

是淫羊藿属分类学研究的难点ꎮ 中国组类群缺乏

广泛 的 野 外 调 查ꎬ 存 在 分 种 过 细 嫌 疑 ( Ｂｕｃｋꎬ
２００３)ꎮ 徐艳琴等(２０１４ｂ)也提出淫羊藿属分类学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足够的野外调查和形态性

状统计ꎬ对各类群性状变异幅度、变异式样和分类

价值研究不够ꎮ
淫羊藿属中国类群共有 １９ 种依据少量栽培个

体命名ꎮ 其主要原因是本属大量物种(３１ 种)为

国外研究者命名ꎬ其中 １８ 种依据栽培于国外的个

体命名(表 １ꎬ表 ２)ꎮ Ｓｔｅａｒｎ 发表的 １６ 个中国特有

种全部是依据从单一地点引种且个体数量非常有

限的栽培样本命名ꎮ 如天全淫羊藿(Ｅ. ｆｌａｖｕｍ)、
方氏淫羊藿(Ｅ. ｆａｎｇｉｉ)、宽萼淫羊藿(Ｅ. ｌａｔｉｓｅｐａ￣
ｌｕｍ)、木鱼坪淫羊藿(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长蕊淫羊藿

(Ｅ.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ｅｍｏｎ)、直距淫羊藿(Ｅ. ｍｉｋｉｎｏｒｉｉ)、镇
坪淫羊藿(Ｅ.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强茎淫羊藿(Ｅ.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ｔｏｓｕｍ)、绿药淫羊藿(Ｅ. ｃｈｌｏｒａｎｄｒｕｍ)、时珍淫羊藿

(Ｅ. ｌｉｓｈｉｃｈｅｎｉｉ)和芦山淫羊藿(Ｅ. ｏｇｉｓｕｉ)共 １１ 个

类群是采自中国ꎬ栽培于英国 Ｂｌａｃｋｔｈｏｒｎ Ｎｕｒｓｅｒｙ
和 Ｗａｓｈｆｉｅｌｄ ＮｕｒｓｅｒｙꎬＳｔｅａｒｎ 据栽培品命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天平山淫羊藿(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紫距淫羊

藿(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和短茎淫羊藿(Ｅ. ｂｒａｃｈｙｒｒｈｉｚｕｍ)为
北京植物园分别采集于湖南天平山(天平山淫羊

藿和紫距淫羊藿)和贵州梵净山ꎬＳｔｅａｒｎ 根据栽培

于 美 国 马 萨 诸 塞 州 Ｈｕｂｂａｒｂｓｔｏｎ 的 植 株 命 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７)ꎮ 星花淫羊藿(Ｅ. 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ｔｕｍ)模式

标本也为栽培品ꎬ由 Ｒｏｙ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于 １９８３ 年采自

湖北武当山ꎬ栽培于英国 Ｂｌａｃｋｔｈｏｒｎ Ｎｕｒｓｅｒｙ 和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ꎬ Ｓｔｅａｒｎ 根据栽培植株命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３ａ)ꎮ 黔岭淫羊藿(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根

据采 自 贵 州 省 贵 阳 市 附 近 的 栽 培 植 株 命 名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３３)ꎮ 箭叶淫羊藿(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为栽

培于日本的植株命名ꎮ 钟花淫羊藿(Ｅ.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
ｔｕｍ)为 Ｏｇｉｓｕ 根据他本人采集ꎬ但栽培于英国

Ｂｌａｃｋｔｈｏｒｎ Ｎｕｒｓｅｒｙ 的植株命名(Ｏｇｉｓｕꎬ １９９６)ꎮ 神

农架淫羊藿(Ｅ.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ｅｎｓｅ)为张燕君等根据

从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引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的

栽培植株命名(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这些栽培个体无法代表一个居群ꎬ更无法涵

盖一个物种的全部变异ꎮ 许多物种的形态变异并

不清楚ꎬ对性状ꎬ甚至是重要分类性状的变异幅度

认识不够(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ꎬｂ)ꎮ 导致一些物种的

形态描述不完整或不准确ꎬ许多所谓的“种”仅仅

是一些极端变异类型或中间类型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ꎻ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ꎮ 造成淫

羊藿属特有种数量迅速增加的原因之一正是过分

强调某地区的某分类群与另一处某类群之间的差

异ꎬ并把这些差异作种一级特征肯定下来ꎮ
３.２ 形态描述的更正或补充

淫羊藿属大量物种的原始描述不够完整或准

确ꎮ 原本记录为单叶的 ５ 个种被证实只有小叶淫

羊藿(Ｅ. ｅｌ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ｕｍ)为真正的单叶种ꎬ竹山淫

１１６５ 期 徐艳琴等: 淫羊藿属分类学研究:进展、问题与展望



羊藿(Ｅ. ｚｈ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腺毛淫羊藿(Ｅ.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ｏ￣
ｐｉｌｏｓｕｍ)、保靖淫羊藿(Ｅ. ｂａｏ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和单叶淫羊

藿(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实际均为一回三出复叶ꎬ偶单

叶(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革叶淫羊藿(Ｅ.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
ｔｕｍ)的花瓣形态ꎬ不同文献描述差异极大ꎬ从“花
瓣距状ꎬ长 １ ~ ２ ｍｍ” (包士英ꎬ１９８７)到“花瓣内

弯ꎬ距长 ４ ~ ５ ｍｍ” (应俊生ꎬ２００１)ꎬ甚至“花瓣长

距状”(郭宝林等ꎬ２００８)ꎬ经野外调查核实后ꎬ最终

被修订为 “花瓣扁平ꎬ仅基部稍囊状”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ｂ)ꎮ 系统位置因此从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ｅ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变更为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ｅｒａｅ(郭宝林

等ꎬ２００８)ꎬ最后修订为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ｅ(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ｂ)ꎮ 水城淫羊藿 Ｅ. 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ｅ 原始

描述 “小花ꎬ花瓣距长 ４ ~ ５ ｍｍꎬ基部瓣片 ３ ~ ４
ｍｍ”(何顺志和郭宝林ꎬ１９９６)ꎬＳｔｅａｒｎ 因此将其划

分到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ｅ(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但后续

调查表明ꎬ该类群花瓣实际为长距状 (郭宝林

０６１８ꎬＩＭＤ)ꎬ原始描述因依据未完全成熟的花ꎬ应
为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ｅ 成员(郭宝林等ꎬ２００８)ꎬ后得

到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ｂ ) 的 证 实ꎮ 巫 山 淫 羊 藿

(Ｅ. 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的 ７ 份模式标本中实际包含了 ４
种淫羊藿ꎬ即巫山淫羊藿、金城山淫羊藿、镇坪淫

羊藿和拟巫山淫羊藿ꎬ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ｂ)因此对

巫山淫羊藿的形态描述进行了更正ꎮ 此外ꎬ偏斜

淫羊藿(Ｅ.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的“内萼披针形ꎬ长约 ２ ｍｍꎻ
花瓣无距ꎬ近圆形ꎬ长约 １ ｍｍ”被更正为“内萼卵

形ꎬ５ × ３ ｍｍꎻ花瓣囊状ꎬ长约 ３ ｍｍ”(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ｂ)ꎮ

钟花系(Ｓｅｒｉｅｓ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ｅ)中的无距淫羊藿

(Ｅ. ｅ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ｕｍ)、茂汶淫羊藿(Ｅ. ｐｌａｔｙｐｅｔａｌｕｍ)和

钟花淫羊藿(Ｅ.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ｕｍ)在叶小、花黄色、花
瓣无距等性状上十分相似ꎬ鉴定易混淆ꎬ分类存有

争议ꎮ 经系统调查后发现ꎬ三物种花茎叶的数量

和着生方式性状均变异极大ꎮ 因此ꎬ本课题组对

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形态补充描述ꎬ并发现三类

群在根茎类型、花茎数目、小叶数目、小花数和花

序类型上存在稳定的区分性状(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此外ꎬ无距淫羊藿在原始发表文献(钟国跃ꎬ１９９１)
和中国植物志(应俊生ꎬ２００１)中均描述根茎结节

状ꎬ但实际却为典型的细长类型ꎬ节间甚至可达 ３０
ｃｍ(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花色曾被认为是淫羊藿属进行物种区分的重

要性状ꎬ种内花色通常较稳定(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但笔者基于广泛的野外居群调查ꎬ
发现该属至少 ５ 个物种ꎬ即粗毛淫羊藿(Ｅ. ａｃｕｍｉ￣
ｎａｔｕｍ) (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图 １)、黔岭淫羊藿 ( 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图 ３)、直距淫羊藿

(Ｅ. ｍｉｋｉｎｏｒｉｉ)(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图 ５)、腺毛淫羊藿

(Ｅ.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ｏｐｉｌｏｓｕｍ)(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图 ６)和少

花淫羊藿(Ｅ.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图 ７)
存在极丰富花色变异ꎮ 说明花色性状至少在部分

类群中ꎬ不宜作为物种划分的关键性状(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这些物种在根茎类型、花茎叶的数量和着

生方式、叶背被毛等性状上均存在广泛变异(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紫距淫羊藿(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为根据少量栽培个

体描述的类群(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７)ꎮ 本课题组基于野

外观测ꎬ发现其主要形态性状的变异范围均远超

出物种发表原始文献的描述ꎬ如株高 １２ ~ ６８ ｃｍꎬ
大幅度高于原始描述的 １２ ｃｍꎬ叶长、叶宽、花序轴

长和花色等性状也呈现丰富变异 (徐艳琴等ꎬ
２０１６ꎻ何益明等ꎬ２０２０)ꎮ 同时ꎬ补充了紫距淫羊藿

的果实性状描述(何益明等ꎬ２０２０)ꎮ 应引起重视

的是ꎬ基于少量栽培个体描述的性状与野外居群

性状之间的差异并不局限于紫距淫羊藿ꎮ 不同环

境及移栽会对淫羊藿的生长和形态(如株高、叶长

和长宽比等)产生较大影响(高辉等ꎬ２０１２ꎻ权秋梅

等ꎬ２０１２)ꎮ 较突出的是ꎬ野生居群个体的株高和

叶片大小变异范围通常远宽泛于其栽培个体ꎮ 提

示基于栽培个体描述类群的株高和叶片大小不宜

作为分类鉴定的关键特征ꎬ应用时必须十分谨慎ꎮ
在性状描述的准确性方面ꎬ根茎类型是重点

之一ꎮ 根茎细长( ｌｏｎｇ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还是结节状( ｃｏｍ￣
ｐａｃｔ)ꎬ曾作为淫羊藿属的重要分类性状ꎬ以往认为

不同淫羊藿的根茎类型固定ꎬ非此即彼(应俊生ꎬ
２００１ꎻ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张 成ꎬ
２０１８)ꎮ 随着近十余年对淫羊藿属野外调查的深

入和观察个体的增加ꎬ对根茎类型性状有了更广

泛和更深入的认识ꎮ 一些类群的根茎性状被证实

存在明显变异ꎬ且变异较明显的类群多为原本认

为根茎细长的类群ꎮ 典型的例子是时珍淫羊藿ꎬ
该类群自发表至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的文献均描述其为

根 茎 细 长 (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７ꎬ ２００２ꎻ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野外调查表明ꎬ即便是在其模式产地(江

西庐山)ꎬ约有 １ / ５ 的个体为结节状(刘少雄等ꎬ
２０１６)ꎮ 腺毛淫羊藿(Ｅ.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ｏｐｉｌｏｓｕｍ)原本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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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根茎结节状(梁海锐等ꎬ１９９０)ꎬ但调查显示ꎬ重
庆巫溪居群的所有个体均为细长类型(直径 １. ３
ｍｍ) ( 刘 少 雄 等 ２０１６０１８ )ꎮ 郭 宝 林 和 罗 秀 珍

８９００３(巫山)、郭宝林 Ａ１５(巫溪)的标本中都发现

有细长根茎类型ꎮ 因此ꎬ其根状茎描述修改为细

长或 结 节 状 (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ꎮ 黔 岭 淫 羊 藿

(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的根茎多为细长ꎬ偶尔存在结节

状居群或个体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ａ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甚至结节状和细长根茎并存 (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紫距淫羊藿(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ｉｉ)文献描述为根茎

细长(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７)ꎬ但对其模式产地(湖南天平

山)居群野外观测发现ꎬ结节状根茎和细长根茎并

存于同一居群ꎬ甚至同一个体ꎮ 细长的根茎延伸

可长达 １９ ｃｍ(何益明等ꎬ２０２０)ꎮ 此外ꎬ革叶淫羊

藿(Ｅ.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粗毛淫羊藿(Ｅ.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柔毛淫羊藿(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和镇坪淫羊藿(Ｅ. ｉｌｉｃｉｆｏ￣
ｌｉｕｍ)中均以结节状根茎为主ꎬ偶尔可见细长类型

(徐艳琴等ꎬ待发表资料)ꎮ
３.３ 分类修订

目前为止ꎬ淫羊藿属已有 ２０ 个类群经历了分

类修订ꎮ 单叶淫羊藿(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ｏｌｉｕｍ)和绿药淫羊

藿(Ｅ. ｃｈｌｏｒａｎｄｒｕｍ)并归到粗毛淫羊藿(Ｅ. ａｃｕｍｉ￣
ｎａｔｕｍ)ꎬ强茎淫羊藿(Ｅ.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ｏｓｕｍ)、短茎淫羊

藿(Ｅ. ｂｒａｃｈｙｒｒｈｉｚｕｍ)和德务淫羊藿(Ｅ. ｄｅｗｕｅｎｓｅ)
分别被归并到膜叶淫羊藿(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黔
岭淫羊藿(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和长蕊淫羊藿(Ｅ. ｄｏｌｉ￣
ｃｈｏｓｔｅｍｏｎ)ꎬ长圆叶淫羊藿(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ｏｂｌｏｎ￣
ｇ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ｍ) 被 处 理 为 黔 北 淫 羊 藿 ( Ｅ. ｂｏｒｅａｌｉ￣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ｅ)的异名(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５ａ)ꎮ
箭叶淫羊藿复合体包括 １１ 个类群ꎬ经系统整理

后ꎬ贵州淫羊藿(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ｅ)被

归并为箭叶淫羊藿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ꎬ普定淫羊藿

(Ｅ. ｐｕｄｉｎｇｅｎｓｅ) 被归并为箭叶淫羊藿光叶变种

(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ａｔｕｍ )ꎮ 贵 州 淫 羊 藿

(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ｅ )、 毡 毛 淫 羊 藿

(Ｅ. ｃｏａｃｔｕｍ)、 龙 头 虎 毡 毛 淫 羊 藿 ( Ｅ. ｃｏａｃｔｕｍ
ｖａｒ. ｌｏｎｇｔｏｕｈｕｍ)、裂叶淫羊藿(Ｅ. ｌｏ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多
花淫羊藿(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剑河淫羊藿(Ｅ. ｍｙｒｉａｎ￣
ｔｈｕｍ ｖａｒ. ｊｉａｎｈｅｅｎｓｅ ) 和 靖 州 淫 羊 藿 ( Ｅ.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ｅ)等 ７ 个类群被归并为天平山淫羊藿

(Ｅ.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徐艳琴等ꎬ２０１４ａ)ꎮ 木鱼坪淫羊

藿复合体中ꎬ保靖淫羊藿(Ｅ. ｂａｏ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与木鱼

坪淫羊藿(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主要为被毛上的差异ꎬ地

理上存在同域分布ꎬ将其处理为木鱼坪淫羊藿的

变种ꎮ 时珍淫羊藿(Ｅ. ｌｉｓｈｉｃｈｅｎｉｉ)与木鱼坪淫羊藿

(Ｅ.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主要为根茎类型的差异ꎬ且存在过

度类型ꎬ地理分布相对隔离ꎬ将其处理为木鱼坪淫

羊藿亚种(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ꎮ 小叶淫羊藿(Ｅ. ｐａｒ￣
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为 晚 出 同 名ꎬ Ｓｔｅａｒｎ 将 其 合 法 命 名 为

(Ｅ. ｅｌ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ｕｍ)(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ꎮ
至此ꎬ中国淫羊藿属发表的 ５９ 个种ꎬ去除修

订为异名的 ９ 个类群(强茎淫羊藿、绿药淫羊藿、
短茎淫羊藿、毡毛淫羊藿、裂叶淫羊藿、多花淫羊

藿、靖州淫羊藿、德务淫羊藿和普定淫羊藿)、１ 个

无效名称类群[小叶淫羊藿(Ｅ.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１ 个

存疑类群[天门山淫羊藿(Ｅ. ｔｉａｎ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和

２ 个降级类群(时珍淫羊藿和保靖淫羊藿)ꎬ目前

的类群包括 ４６ 种、１ 亚种和 ２ 变种(表 １ꎬ表 ２)ꎮ

４　 存疑类群

随着野外调查增加和分类学研究的深入ꎬ尽
管大量类群的分类处理得到纠正ꎬ形态描述得以

完善ꎬ但目前淫羊藿属仍有一些类群间界限模糊

不清或存在分类疑问ꎬ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４.１ 天门山淫羊藿(Ｅ. ｔｉａｎ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天门山淫羊藿(Ｅ. ｔｉａｎ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原文献种

加词为“ ｔｉａｎ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ꎬ根据植物命名法规ꎬ种
加词应为“ ｔｉａｎｍ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ꎬ作者注)为张代贵等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新种ꎬ因花瓣为短距(约 ０.５ ｃｍ)而

区分于其他物种(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作者强调ꎬ
天门山淫羊藿与保靖淫羊藿和木鱼坪淫羊藿相

近ꎬ且分子学研究已证实这一观点(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保靖淫羊藿和木鱼坪淫羊藿花瓣都为长

距类型(约 ２.０ ｃｍ) (刘少雄等ꎬ２０１６)ꎮ 该如何理

解短距的天门山淫羊藿却与长距的保靖淫羊藿亲

缘关系最接近? 此外ꎬ对文献反复查阅后发现ꎬ该
研究提供的植物照片和墨线图均同时包含无距和

短距花瓣类型ꎬ与描述不符ꎮ 因此ꎬ本课题组对天

门山淫羊藿的模式产地(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

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实地调查ꎮ 随机选取 ３０ 株个

体进行野外和园地栽培形态观测ꎬ结果表明天门

山淫羊藿花瓣具有 ４ 种花瓣类型ꎬ分别为头盔状ꎬ
圆锥状ꎬ短距和长距ꎬ且存在连续变异情况ꎮ 因

此ꎬ花的大小随之从小到大连续变化 ( ０. ８ ~ ３. ５
ｃｍ)(何益明ꎬ２０１９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天门山淫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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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花部形态变异原因及分类学处理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ꎬ该类群或许是该属花瓣变异和物种进化研

究的理想材料ꎮ
４.２ 直距淫羊藿 (Ｅ. ｍｉｋｉｎｏｒｉｉ)与拟巫山淫羊藿

(Ｅ. ｐｓｅｕｄｏｗ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直距淫羊藿为 Ｓｔｅａｒｎ 于 １９９７ 年根据栽培个体

发表的类群ꎬ因“距几乎平直”而区别于其他类群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７)ꎮ 拟巫山淫羊藿 ( Ｅ. ｐｓｅｕｄｏｗｕｓｈ￣
ａｎｅｎｓｅ)为郭宝林等 ２００７ 年发表的类群ꎬ作者描述

其花形态与直距淫羊藿相似(郭宝林等ꎬ２００７)ꎮ
拟巫山淫羊藿距较短(１０ ~ １５ ｍｍꎬ偶达 ２０ ｍｍ)ꎬ
瓣片较小(２ ~ ３ ｍｍ)及小叶狭卵形、披针形或狭披

针形ꎬ叶背被稀疏柔毛ꎬ区别于直距淫羊藿的距长

１７~ ２０ ｍｍꎬ基部瓣片较高(３.５ ｍｍ)ꎬ小叶卵形或

狭卵形ꎬ叶背无毛ꎬ偶具少量细伏毛(郭宝林等ꎬ
２００７)ꎮ 直距淫羊藿的性状重新被描述(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拟巫山淫羊藿的主要形态特征均在直距淫

羊藿的变异范围内ꎬ且两个类群都存在黄花和紫

花的花色变异(郭宝林等ꎬ２００７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拟巫山淫羊藿是否为直距淫羊藿的异名ꎬ有待增

加样本量ꎬ获得更多证据支持ꎮ
４. ３ 柔毛淫羊藿 ( 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星花淫羊藿

(Ｅ. 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ｔｕｍ)与镇巴淫羊藿(Ｅ. ｚｈｅｎｂａｅｎｓｅ)
星花淫羊藿由 Ｒｏｙ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于 １９８３ 年采自湖

北武当山紫云庙后面的山坡ꎬ移栽至英国并被命

名(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３ａ)ꎮ 由于 ４ 枚白色内萼片形似星

芒ꎬ因 此 园 艺 上 称 为 “ Ｔｅｍｐｌｅ ｓｔａｒ ” 和 “ Ｗｕｄａｎｇ
ｓｔａｒ”ꎬ种加词意为“像星星一样的(花)”ꎮ 其形态

与柔毛淫羊藿最为接近ꎬ因内萼片阔卵形和宽卵

形叶片而区别于柔毛淫羊藿的披针形至狭披针形

内萼和狭卵形或披针形叶片(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１９９３ａ)ꎮ 高

敏(２０１１)认为ꎬ柔毛淫羊藿形态变异较大ꎬ星花淫

羊藿内萼片和叶片形态、叶背非腺毛特征均在柔

毛淫羊藿的变异范围内ꎬ建议将星花淫羊藿降为

柔毛淫羊藿的变种ꎮ
此外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标本

馆( ＩＭＤ)的郭宝林 Ａ１４ 和郭宝林 Ａ５７ 标本被鉴定

为镇巴淫羊藿(Ｅ. ｚｈｅｎｂａｅｎｓｅ Ｂ. Ｌ. Ｇｕｏ)ꎬ但未正式

发表ꎮ 野外调查该居群花部形态类似柔毛淫羊

藿ꎬ只是花瓣和内萼片略小ꎬ根茎细长ꎬ小叶阔卵

形ꎬ内萼白色ꎮ 通过叶背非腺毛特征研究发现ꎬ其
非腺毛与柔毛淫羊藿不同ꎬ且细长根茎可显著区

别于柔毛淫羊藿和星花淫羊藿的结节状根茎ꎬ建

议作为独立种(高敏ꎬ２０１１)ꎮ
以上研究仅限于少量样本内萼片与叶背非腺

毛性状的观测ꎬ缺乏类群性状的全面观测和分析ꎬ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获得更多证据ꎮ

５　 小结与展望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是中医药产业的源头和人

类健康需求的保障ꎬ也是中药基础研究及创新体

系建设的物质基础ꎬ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生物战略

性资源ꎬ珍贵的药用基因资源成为世界各国争夺

的对象(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ꎮ 对药用资源类群的

梳理可为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和支撑ꎮ
中国淫羊藿属植物具有显著资源优势ꎬ药用

历史悠久ꎬ药用开发潜力巨大ꎮ 该属分类学研究

一直是热点和难点ꎬ具有三个显著特征:(１)中国

淫羊藿属植物发表 ５８ 种ꎬ其中 ３１ 种(５３.４％)为国

外研究命名ꎬ且多数为依赖少量栽培个体命名ꎮ
共 ２６ 个物种集中发表于 １９９０ｓꎻ(２)缺乏广泛的形

态调查和统计分析ꎬ导致后续 ２０ 个类群被归并或

降级ꎬ大量类群的形态描述不准确或不全面ꎻ(３)
淫羊藿属中国组(Ｓｅｃｔ. Ｄｉｐｈｙｌｌｏｎ)类群的分子变异

位点少ꎬ种间关系无法得到解决ꎬ为该属分类的最

大挑战ꎮ
中国是淫羊藿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多样性中

心ꎬ也可能是该属的起源中心ꎬ包括了从原始到进

化的最多变化式样ꎬ且仍处于剧烈分化中( Ｓｔｅａｒｎꎬ
２００２ꎻ 应俊生ꎬ２００２)ꎮ 其形态变异复杂ꎬ种间易

于杂交致使类群间界限模糊不清ꎬ属下分类和种

的界定十分困难ꎬ仍存在不少疑难类群ꎮ 满意的

淫羊藿属系统发育重建主要取决于中国类群分类

研究的完善ꎮ 分子系统学研究对植物系统分类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ꎬ既可佐证分类处理ꎬ又可对系

统分类起到补充作用ꎮ 但目前的分子系统学研究

对解决中国类群的关系仍心有余而力不足ꎮ 淫羊

藿属系统进化关系仍需更多研究和证据ꎮ
笔者对淫羊藿属已开展基于“居群”水平广泛

的野外调查和形态观测ꎬ完成了大量物种的形态

变异分析ꎬ并完善其描述ꎮ 但野外调查得越多ꎬ发
现的疑问就越多ꎮ 该属大多数类群存在连续过渡

的形态变异式样ꎮ 淫羊藿属中国类群尽管多为狭

域种ꎬ但种内、甚至居群内存在广泛形态变异的现

象并不少见ꎬ如丰富的种内花色变异(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４１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２０１９)、多样的花茎叶的类型及着生方式变异(刘
少雄等ꎬ２０１６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天门山淫羊藿广泛且连续的花瓣形态变异等(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面对如此丰富的种内变异和模糊不

清的种间关系ꎬ值得思考ꎬ淫羊藿属中国类群呈现

的这种形态变异式样究竟是什么原因?
植物的繁育系统不应被分类学家们所忽视ꎬ

因为繁育系统是支配植物变异式样的强有力因素

(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植物的繁育系统作为种群

有性生殖的纽带ꎬ在决定植物的表征变异和进化

路线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淫羊藿属植物最为

特殊的繁育特征是容易产生种间杂交ꎮ 种间出现

杂种会给分类学带来实际难题ꎬ因为杂交的出现

往往掩盖了种与种之间的区别ꎬ杂交后代无法与

任何一种亲本区分开ꎮ 虽然已有证据显示ꎬ日本

的 Ｅ. 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和 Ｅ.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 ｖａｒ. ｒｕｇｏｓｕｍ 之间

形成了明显的杂交带(Ｈｏｒ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但杂交

检验在淫羊藿属中国类群中尚为空白ꎮ 未来研究

首先要基于居群调查ꎬ完善各物种的形态描述ꎮ
然后在此基础上ꎬ整合形态变异特征、地理分布格

局和基因序列特征ꎬ检测自然种间杂交事件ꎬ揭示

物种的分化和进化历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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